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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百味

中国老百姓习惯性地把吹捧人、说好听

话称作“戴高帽”。戴高帽一词最早出自唐

人李延寿《北史熊安生传》。一个叫宗道晖

的基层小吏，平时喜戴顶高帽，脚穿木屐。

每当有上级官员到来，他都以这身打扮去谒

见。见到上级官员，便仰头，举双手，然后跪

拜，直到头叩到木屐上，极尽吹捧。后来人

们就把这种行为称为戴高帽。

戴高帽在民间通常为人与人之间关系

一种润滑剂。如：熟人很长时间没见，偶然

相遇，总要说两句嘘寒问暖的话：“哎呀，您

老哥几年不见还是那么健壮，一点没有变

化。”另一方也会笑脸相迎：“您老弟也还是那

么帅，帅得让我嫉妒。”俩人哈哈一笑，各自满

意而去。再如，遇到几年未见的女同事，通常

会说：“哇哉，美女还是这么年轻啊，一点没有

变化。”美女也会乐滋滋地回应：“你就会给我

戴高帽。”其实心里则是美美的。

“戴高帽”一旦到了官场就容易变味了，

成为下级官员讨好、巴结、吹捧、拍马上级官

员的代名词。清朝时有一位才子叫袁枚，二

十多岁就当上了知县，相当于现在的县长或

县委书记，进步是相当快的。赴任前，特意去

老师那里告辞。老师语重心长地说：“你年纪

轻轻就当上了知县，你可要好好准备呀。”袁

枚说：“老师，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只准备

了一百顶高帽子，见人送一顶就行了。”老师

一听很不高兴，说：“为官要正直，你是读书

人，怎么能搞这一套呢？”袁枚立马回答：“老

师说的有道理，可当今世道，有几人能像老师

您一样不喜欢戴高帽子呢？”老师一听立刻转

怒为喜，师生之间高高兴兴地作了告别。

袁枚从老师家出来后就感慨地说：“我

准备的一百顶高帽子，还没有上任，已经送

出去一顶了。”喜欢戴高帽是人性中固有的

弱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喜欢好听的

话，没有人不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与肯定，

普通人如此，圣人也难免俗。太史公在《孔

子世家》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受困于陈、

蔡，缺粮少水，身不由己。面对困厄，孔子问

子路：“难道我们的学说不对吗，怎么会落到

如此地步？”子路就实话实说：“大概是我们

还不够仁、不够智吧，所以人家都不愿实行

我们的学说。”孔子听了很不满意。

见到颜回又问：“回啊，我们的学说有什

么错误吗？”颜回说：“老师的学说极为博大，

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容纳。不研修学说是我

们的耻辱，不能采纳我们的学说是各国当权

者的耻辱。”孔子听了非常高兴，笑容满面地

说：“好小子，假如你有很多财产，我愿当你

的管家。”这又是一对师生，学生情不自禁地

给老师戴高帽子。孔子在这里不仅接受了

学生送上的高帽子，还忘记了自己一贯倡导

的“事不有成，反求诸己”的原则，无意中还

返送给学生颜回一顶高帽。

“戴高帽”的是与非不可一概而论。对

于那些身处官场，想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目的

的人，对上司刻意巴结、吹捧、迎奉、谄媚，污

染官场环境，必须予以无情痛斥！如果是同

事之间、熟人之间、师生之间，甚至于上下级

之间，出于善意的、有分寸的、适度的戴戴高

帽，不仅不会伤害人，且还能缩短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消除隔阂，促进人际关系的健康

和谐，毕竟，良言一句三冬暖。

人皆喜欢“戴高帽”
■ 安徽合肥 周彪

我们家的垃圾分类一直做得很好，因为

老伴是个“财迷”，苦日子过来的，别说自己

家里的垃圾了，就是垃圾桶里的垃圾，他没

事也扒拉一下，看到有用的也拣出来拿回家

变废为宝。连我们家的孙子孙女也知道垃

圾分类：废纸箱、用过的本子放一块儿，喝过

的饮料也会区分哪些可以当废品卖，哪些是

废铁，哪些是废铝，当然老伴也跟他们普及

垃圾分类的知识，哪些可以回收再利用，哪

些是有害垃圾、如何安全处理等。

一天我和老伴因为一件琐事发生了争

吵，孙女突然冒出了一句：“情绪垃圾如何分

类？”这句话问得我和老伴都不知道如何回

答。到了晚上，老伴和我约定，以后遇到问

题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甚至可以辩论，但不

可以带着情绪吵，语言暴力属于垃圾情绪，

还是垃圾情绪里的有毒情绪，不仅伤害到夫

妻感情，还伤害到身边家人。

我和老伴达成共识，以后有火气控制不住

了，便“离家出走”，到外面散散心，找老伙计玩

一会儿，聊聊天说说话，或运动锻炼一下，等情

绪稳定了再回家坐下来谈。和颜悦色地谈问

题才可以让问题得以解决，而带着情绪和火力

谈问题，那不叫谈，那叫吵，吵解决不了任何

问题，只会激化矛盾。这些道理我和老伴都

懂，但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理论和实际很难

达到统一。要不是孙女提出了这个问题，我

和老伴也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那天老伴趁大家都在，谈了自己的看

法，说以后从我俩做起，在家里实行情绪垃

圾分类，有问题有不满可以提，但要心平气

和地说出来，大家可以当评委，帮着评判一

下对错。但如果带着火气带着情绪谈问题，

那么大家有权将其轰出去，让其到外面冷静

冷静，心情平复了再回来。家庭委员会是全

体家庭成员，孙女孙子也在其中，他们也有

话语权和“驱逐令”。

自从我家开始实行“情绪垃圾”分类，家

庭气氛和谐“环保”了不少，最关键的是老伴

今年越来越爱锻炼了，大半年都没生过病。

我们家的“情绪垃圾”分类
■ 山东淄博 李秀芹

小时候，农村文化生活极度贫乏，村里每年除了放两三场电影

外，其他的文化娱乐生活就没有了。但是，那时有一项比较奇特的

娱乐活动，那就是打鼓说书。所谓“打鼓说书”，其实就是一个人表

演。他一边打鼓，一边打着快板。打过一阵之后，“说书”就正式开

场了。那时说书都是说的“古书”，什么《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

《杨家将》《岳飞传》之类。这些故事一般情况下都是不能“说”的，因

为是“四旧”里的“旧文化”，是封建糟粕，属于禁止的范畴。

我的家乡是一个小山村，只有百十个人。村子尽管小，但每年

都有公社工作组进驻，工作组成员在这里的时候，要想听打鼓说书，

门都没有。只能在工作组回公社开会或休息时，才能偷偷请人来

“说书”。当时我们那里有一个很会打鼓说书的盲人，姓阮，五十多

岁，他不但鼓和快板打得好，书也说得特别流利动听。他有一副好

嗓子，声音浑厚洪亮，他边说边唱，有时如轻飘飘的春雨滋润心田，

有时又像夏天的炸雷那样动人心魄。百十号人的书场，除了阮师傅

说书的声音外，几乎听不到其他人的任何响动，那时人们都极度聚

精会神，仿佛一有响动就错过听书似的。说到紧要处，阮师傅先是

轻而又轻，然后猛然一跺脚，声音突然加重，说到悲惨动情处，他的

声音带着哭腔，像楚剧里的“大悲亚”，把听书人的心都牵动了。

我最喜欢听阮师傅说书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对听人讲古

便有了瘾，虽然我当时只有十来岁，但对阮师傅说的书都记得一

清二楚。只要是阮瞎子来村里说书，哪怕再晚我都要坚持听完，

有时晚到快转钟了，我也没有一点睡意，不像其他小孩，到九点钟

就去睡了。尽管父亲催我早点睡，我也不会离场。阮师傅说书很

有些年头了，多年的说书经历不但让他把那些故事情节背得滚瓜

烂熟，同时也让他增长不少说书的能力和技巧。他在我们那一带

方圆二三十里都很有名。每年冬天，请他说书的人往往要排队提

前定好日子。

阮师傅说书常常喜欢卖关子，这也是他说书的技巧之一。往

往说到故事的紧要处，他就要中途停下来，趁这工夫喝杯茶、抽根

烟，让人对故事特别的牵肠挂肚。就像我后来看一些古代长篇故

事书一样，“且听下回分解。”我因为爱听书，听了几回便晓得他快

要卖关子了，他刚停下来，我就连忙将茶杯递到他手上，然后赶紧

出去撒泡尿，尿撒完了立马回到自己的坐位上。“喝了一杯茶，抽了

一根烟，让老少爷们等了半天。”阮师傅喝完茶抽完烟后，又来了两

句“过门”，然后就又接着先前的故事开始继续说书了。而且越是

到后来，他就越是说得更精彩了。

听他说书，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同时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

地。他的声音太好听，他说的书太迷人了。我常常想，他是一个盲

人，怎么能把那些故事演绎得如此精彩美妙呢？那些故事情节，他

说得与古书上竟是丝毫不差，不由人不敬佩。我想，阮师傅的记忆

力真是超强，他又不能看书，这些故事肯定都是听别人讲后才记下

来的，他真不是个凡人啊！

有一回，我带着一种敬意，问父亲：“阮师傅的记忆力怎么这么

好呢？”父亲说：“他是盲人，盲人的心是最静的。心一静，就没有杂

念，记忆力自然就好了。”直把我说得云里雾里。阮师傅说一部书

往往要四五夜才能说完。我那时正读小学三四年级，每天夜里都

是不知疲倦地听他说完书后才睡的。特别是故事讲到中途，心就

惦记着后面，每晚巴不得天快快黑。

在我们学校，我的记忆力好是出了名的。那时兴读“老三篇”，

全校一百多个孩子当中，我是唯一一个能一字不漏地背诵“老三

篇”的学生。二是我的嗓音特别好听。在学校宣传队，我是声音最

好的独唱演员，只要是我唱完歌后，总会有长长的掌声出现。我深

深地相信，如果我跟了阮师傅学打鼓说书，肯定会成为他的一名关

门弟子和得意高徒。

一晃离听阮师傅打鼓说书快五十年了，他早已作古，但那些

“打鼓说书”的精彩情节我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那些英雄人物

的故事还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那是我童年最难忘的日子，也是最

幸福的时刻，如今想起来，还真有些怀念……

远去的说书声
■ 湖北咸宁 吴长海


